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――《侃侃而谈》节目

第二十五集: “发展中出现的问题,只能靠发展解决”

金然：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「漫谈党文化」节目时间了，这一集我们还是请来了章天亮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。

方菲：那么这一次，我们要谈一谈「发展中」的问题，首先按照惯例，我们还是请大家先看一段场景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（门铃响起）

女：谁啊？

小惠：我啊！

女：小惠啊，你从国内回来了呀。

男：快坐快坐快坐，这一走就大半年，国内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

小惠：全变了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，吃的住的玩的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我都不想回来了。

女：唉！得了吧！小惠，听你说得好的天花乱坠的，可是我弟妹家刚被强制拆迁，给了点拆迁费，根本没法儿买房，搞得她现在都没地方住。

小惠：啊！真的啊？不过我说句话，您也别不高兴，咱们国家刚刚发展起来，这发展中的问题，还得靠发展解决，您说呢？容哥，这慢慢就会好了是吧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章天亮：他在里面谈了两个问题，说发展中的问题，要在发展中解决。实际上就说“发展中的问题”，本身这个是一个伪命题。因为中国有很多官方也承认的问题，比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，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，腐败的问题，它也认为这个是发展中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仔细做研究的话，我们发现这些不仅仅是发展中的问题，更多的是共产党的问题。
金然：那您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。

章天亮：腐败的例子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对于中共来说的话，1989年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，因为过去可能他们还想到共产主义什么之类的意识型态，但是到了89之后，发生了苏联解体跟东欧的巨变，整个共产主义意识型态就破产了。

方菲：其实我觉得89年「六四」以后，很多人就不太相信共产党的那个意识型态了。

章天亮：对！在这个时候，本来大家是为了要勒紧裤腰带，跑向共产主义。但共产主义都没有了，那大家何必还勒紧裤腰带呢？就抓现实的利益吧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。

那么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知道自己的意识型态破产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为了拢住人心，它就转而用腐败去收买党员对它的这种忠心，但是共产党本身并不是一个生产机构，它也不生产财富，那么它靠什么去收买党员呢？它就是靠「抢劫」，也就是说把老百姓的钱抢过来，给它的利益集团来进行内部的瓜分。

比如说,象我这么大岁数往上的人，都听说过一个词叫作「国营企业」，所谓国营企业就是国家经营的意思。那么主人是谁呢？全民所有，就是企业是我们大家的。

那么后来共产党偷偷地改了一个字，把「国营企业」改成「国有企业」，从国家经营变成了国家所有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国家所有那就不是你所有了，就变成国家所有。接下来的话，共产党就开始下一步，就叫「化公为私」，把这样的国营企业进行私有化，但是私有化装到谁的兜里边？你想想一个很大型的企业，我们在前段时间看到，大陆《财经》杂志所批露的「山东鲁能」，一个非常大的能源企业，资产可能会超过七百忆，一个七百三十八亿的企业，被一个神秘的人物以三十七亿元低价就给收购了。

所以你想一想，就说在这样一个大型企业，谁能够有权力，谁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，去收购这个企业呢？那就只有中共的特权阶层，他是把这样的一个企业抵押给银行，借出一部分钱来之后，反过来把这个企业给收购了，这就相当于我进了你们家，拿了你们家的钱，再把你们家的房子买下来，这是一样的。

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批「暴富阶层」，这个暴富阶层己经不仅仅是靠腐败得到的某种利益，而是靠把这个社会的财富、全民的财富抢劫到他的兜里面，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。

金然：您刚才说的角度，好象是中共在这个阶段它计画性的搞这么一次抢劫。但是作为一般老百姓来说，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在国营企业，或者说事业单位里，那他确实是感受到，当时这个国营企业都发不出钱来了，没有任何利润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确实是需要转型，需要一种不管叫改革也好，或者怎么样也好，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老百姓的这种角度。

章天亮：转型的话，不能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，如果说这个转型是一个正常转型的话，那么每个人至少能得到均等的利益。但是我们看到的是，在共产党转型的过程中，恰恰是采取了一种疯狂性的掠夺，它把所有过去所承诺给工人们的，过去因为是低工资，但是高福利，有养老有医疗有教育。但现在把这一切全部都给去掉了，让工人下岗，然后买不起房、看不起病，反而是把大量的钱，现在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面。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，到底是谁有这样的能力，去购买这样的企业，那就是一个中共的特权阶层。

方菲：现在很多人对腐败，确实是有非常大的民愤，那么中共也知道这种腐败，对它的统治是种危机，那您觉得它为什么能够容忍这样下去呢？

章天亮：因为实际上，中共自己知道，由于它是一个独裁的政党，然后这个独裁政党它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监督它的，包括它本身都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，这个时候又没有一个目标在前面的时候，又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约束的时候，它知道腐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共产党就把这个腐败，转而利用来维护它的统治。

这个里面有两个层面，第一点就是说，中共让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去腐败的话，它就可以换取这些人的忠心。如果不维持中共，他们就得不到的利益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利益，这种贪污、这种腐败、这种抢劫，是在中共的这个制度的保护下进行的。那么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话，他们就会死死的去维护中共的利益，反而去维护中共这个集团，这样的话中共就把一些人拢在它的周围来保护它、维护它，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点就是说，中共利用腐败做为一个权力斗争的手段，也就是说，既然大家都腐败，那么说如果某一个人，他跟中共有二心的话，那么中共就会把这样人做为一个典型抛出来，对他进行严肃的处理，给自己反而树立一个反腐败的名声。

比如陈良宇，他的腐败并不是今年才发生的，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就己经很严重了，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揭露出来，现在揭露出来呢，是因为有这个高层的政治斗争博奕在后面。

为什么江泽民认为陈希同不听话，就把陈希同作为一个腐败的典型抓出来，胡长青说中共再过十年就要垮台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后路，当他有表现出二心的时候，共产党就要把这样的人抓出来。

所以我觉得共产党它第一是鼓励你的腐败，第二点的话，它作为一个权力斗争的机制。这个就使得中共派生出来一个现象，就说反而是那些清廉的人成为共产党打击的对象。

金然：清官难做。

章天亮：对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叫黄金高，是福建连江县县委书记，他说「为什么防弹衣随我六年？」。就是因为他要打击腐败嘛！在他打击腐败过程中，因为他本身是清廉的人，结果得罪了所有周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，包括省委一直到中央这个贾庆林。

朱镕基做为一个总理，他说我只要最后下台的时候，人家说我是一个清官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他要讲出这样的话，是因为你真的是清廉的话在中国的官场反而变的很难立足。

（注：所以我们看到从腐败发生的原因到性质，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发展中的问题，而且跟其他国家与经济发展伴生的问题有著很大的不同。）

金然：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按说中共是一个独裁的统治，比如它在有些事情上其实做的是雷厉风行的，象六四的镇压，说部队进去就进去，那么多民众就镇压下去了。那你说如果它已经看到这个腐败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，也危害到它的统治的话，它完全可以用独裁的手段去整治这个腐败，为什么它不去利用呢？

章天亮：对，对中共来讲的话最大的就是事在两难，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作「反腐败亡党，不反腐败亡国」，是吧！为什么呢？有一句话其实很真实:如果把中共处级以上干部都拉出来枪毙的话，那么可能会有冤枉的，如果你要是隔一个枪毙一个的话肯定会有漏网的。

中共的腐败已经不止百分之五十，甚至百分之六十、七十、八十以上腐败，如果中共真的雷厉风行的去整治腐败的时候，那么可能连整个中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都要进监狱，那这个党就不存在了，所以中共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它根本不可能真正去认真反腐败。（所以你看，这个问题首先就不是发展造成的，其次，也不是在发展中能够解决的。只要中共在，就解决不了。）

方菲：但是反过来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，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他生活过的也不错，买了房子，甚至也长了工资，他会觉得腐败是存在，可是离他比较远，就说我只要物质生活过的好了，那腐败那就先让它存在吧，以后再慢慢再说，您怎么看这种想法？

章天亮：这里面有两个问题，第一是不能够因为社会转型就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，因为你要知道你觉得现在经济过好了，有腐败现象可以容忍，只不过是因为你本来你应该得到的更多，但现在虽然你没有得到那么多，可是你也得到了一部份，这样子的话你就认为腐败是可以允许的。

但是你要知道同时有很多的人，因为这种腐败造成连饭都吃不上，由于中共这种抢劫把很多的人推到了没有工作而且没有收入的边缘，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连饭都吃不上的话，那本身社会动荡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，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点就说腐败对经济来讲一定是一个恶性的因素，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恶性的因素，如果任其漫延的话，将来有一天经济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、很大的危机、甚至是崩溃的话，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于难。

金然：对，在我来看:整体的腐败就象是一艘船--国家的船，底下都慢慢破烂了，那即便是你在上面VIP的房间在喝著香槟，那也是很不安全的一件事情。

章天亮：其实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也是跟这个有很大关系的，因为共产党它是一个非民选政府，它一直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执政合法性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就是把经济发展作为他合法性的来源。

那么就是一级压一级了，中央GDP是百分之八增长的话，中央压省，省里面压市，所以各个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，他们都把GDP发展作为自己政迹和自己能够得到升迁的一个重要的标志。

那么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获取利润呢？压缩工人的工资，对环境的污染不进行治理，这个都是它们采取的办法，比如说淮河沿岸污染非常严重，中共如果真的说雷厉风行的把这些企业全部关掉的话，地方就不干。

那么如果这些企业都关掉的话，那么造成这个利润产出的企业就没有了，那么这些官员他们升迁的路就断了，所以你看到中共官员考核这种机制本身，包括中共与天地人斗的这种思路，造成中国生态环境要远远地比别的国家更加恶劣。（所以你看到生态环境的恶化，也不仅仅是发展造成的，和共产党也是有很大关系。）

金然：按说呢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一个后发优势的前提，因为很多的,比如说环境污染这种问题，在很多发达国家当初已经出现过，而且走过这个弯路以后它已经解决了，应该有这个经验可以借鉴一下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借鉴过来呢？

章天亮：是，如果别人在这个地方跌一个跟头的话，你就没有必要再跌一个跟头是吧！但是你要看到:别的国家解决的方法，比如说别的国家解决腐败问题，他怎么解决呢？它就靠立法的方式来解决，比如说美国他通过一系列法案。

它有几个因素是很重要，第一老百姓要有知情权，第二就是媒体的监督，就是可以把这件事情曝光，第三个事情它有一个独立的司法进行执法来抑制这些东西。

但是中共知道如果它真的有司法公正或者开放媒体的话，它干的坏事都会被人家知道嘛！它本身就会面临更大的统治危机，所以说别的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方法，中共都不能采用。

但这里还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很多国家它们由于后面没有一个象共产党这样一个东西，他们许多社会问题是孤立的，它的腐败问题、它的生态问题是孤立的，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连系，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连系。

但中国由于中共在后面，它就把整个这些事情全部都整合到一块了，这件事情变得尤为的错综复杂，在中国，你看它由于腐败所带来了这种贫富差距，实际上由于腐败就是抢劫嘛！带来富的非常的富，百分之零点五的人可能掌握百分之七十五的社会财富，那穷的人非常穷，互相之间的这种仇恨，不光是穷人很仇富，而且富人对穷人他也是很仇恨的。

你象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下岗的人,失业的人，活不下去了，就是他在那儿开那个“摩的”，然后他就问,说“我怎么活？”警察说“我管你怎么活？”一个人大毕业的研究生说“你这样的人就不配活著”。用何作庥的话来讲就说「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」。由于腐败所带来的贫富差距，造成了很大的社会仇恨。

方菲：那照您这么说,中国的问题因为共产党在就没有办法解决了。

章天亮：是，共产党它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是各种问题的制造者，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没有了共产党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，但是至少说没有共产党我们有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能，或者说多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。

金然：很多人认为,共产党它现在还在这儿统治著嘛！反正一时半刻看著好象也倒不了台，那么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发展中问题要靠发展解决，您说行或者说不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章天亮：当他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,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: 共产党存在的话，就造成这些问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实际上要讲的:这个并不是发展中问题，而且他也并不能够在发展中真正得到解决. 那么说到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，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

方菲：这个问题(怎样解决共产党的问题)我想也是比较大的问题，看来只能留待以后再讨论了。

金然：是啊！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，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各位观众，下次时间再见了。

方菲：谢谢收看，再见。
第二十六集：今天的共产党和过去不一样了？

方菲：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「漫谈党文化」节目。今天我们又请来了时事评论家横河先生跟我们在一起“远远而谈”。 

金然：最近我们接到一些来信，询问有关我们这个系列的场景里的演员，说他们演得太精彩了，到底是哪里请来的演员？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的场景，专门试用的是业余演员，但保不准其中哪一位以后就成为大明星。 

方菲：好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场景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（秀玲领着朋友晓雨到家里参观，说着说着，两人来到厨房） 

秀玲：你看，这是我们家厨房。 

晓雨：唉哟，你们家可真不错哎！ 

秀玲：哎呀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，你们家经常给我们粮票、布票的；要不是你们家的接济，哪有我们家的现在呀！ 

晓雨：唉！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。你们俩口子可真能干哪。哎，我听说你最近入党啦？   

秀玲：我们那个厂子这两年还行，所以，前两天他们来人劝我们入党，我一想啊，现在的共产党和以前的也不一样了，让入就入呗，就走个形式呗！ 

晓雨：嗨！你怎么那么犯糊涂啊！人家现在退都来不及了，你还往里跳！ 

秀玲：你还说我哪，你不也是党员吗？ 

晓雨：我呀，早就退了！！ 

秀玲：啊，你退了呀？   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金然：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讲法，说现在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看以前经常提的，比如说「阶级斗争」这样的提法，现在是不提了，而且在它的文章里也提出「与时俱进」。那么横河先生您认为现在共产党它到底是变还是没变呢？ 

横河：共产党有变的地方，也有不变的，变和不变完全是根据它生存的需要而来决定的。为了生存它随时可以变，这是没有原则的，但是有些底线它是不变的。 

方菲：横河先生，是不是还是请您具体的讲一讲，您认为共产党哪些方面没有变？ 

横河：我认为第一，共产党的「暴力本质」没有变，我们举一些最近的例子。就在不久前，湖南永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警民冲突，主要是当时有黑社会背景的汽车公司涨价，抬价以后，民众就到汽车公司去抗议，但很快政府就介入镇压，所以最后就演变成警民冲突。 

以这几年发生的情况来看，凡是由圈地、拆迁引起的大规模的民众和政府的冲突，我们没有看到有一起是政府方面坐下来和民众谈判的，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由政府方面出动武警和警察镇压下去的。 另外，就是对于信仰团体的迫害，更是非常严重，很多人难以想象的。就在上个月，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两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派出所抓去以后，酷刑拷打了五天五夜，最后失去知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方面还要求家属交两万块；不然的话，死了也不放人。最后两位法轮功学员就在2月27日死于酷刑。 

方菲：很多人他觉得象法轮功的情况，甚至您说的上访，还是某些方面的情况。那么在其他方面还是宽松了很多，比如说文革期间，如果你到马路上去喊「打倒共产党」，你可能就会送命；但是现在你在饭桌上骂共产党，好象也没有人管你。 

横河：也许你骂共产党可能没有人管，但是如果说你去喊一声「法轮大法好」，你很可能就被抓起来，甚至被打死。其实和当年说「打倒共产党」被抓起来打死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使用了不同的罪名而已，它背后暴力的运作机器是一样的。 

这个机器今天可以迫害你，明天可以迫害他；被迫害的今天是这一群人，明天是那一群人。只要是中共不喜欢的它就镇压，从「镇反」到「反右」、到「文革」、到「六四」、到今天对「法轮功」都是一样的。 

再一个就是，中共坚持独裁统治的本质没有变，舆论控制没有变。中国大陆现在的主流媒体、报纸，百分之百的还是被中宣部控制的。 网络花了上亿人民币，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「金盾工程」，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火墙。到网吧去过的人都知道，你不能打上一些“错误”的关键字，一些敏感的关键字一打，警察就出现了。 

金然：横河先生，我有一点很奇怪，您刚才正好提到网络的控制，象中共用几十万的网警来控制网络，而且花上亿的钱来搞这个「金盾工程」。可为什么很多网民，甚至其他的民众，他仍然认为现在的控制更小了，而且自由度更大了？ 

横河：我想这要看跟什么时候比，如果跟三十年前比，那时候：「文革」和以前，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，而现在国门已经打开了，不可能再关上了。再加上现在是在发展经济，就是党政官员和国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你一旦要百分之百的按以前那种完全控制的话，那不要说别的，就连政府都运作不下去了。这是一种，所以它不可能这样控制。 

再一个呢，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了，再加上通过各种运动，民众也不再相信共产党说的那一套了。然后中共他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领导人，也没有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那种权威，绝对的权威，所以他说话也没人听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搞革命、再搞运动，不现实而且也行不通，所以既然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有些东西他就不管了。所以在舆论控制方面，大家感觉宽松是因为它：一个是在重点上管，另外一个是精致的管。所以它设了一个底线，这个底线是什么呢？就是反对共产党的，它一定管，你绝对不能反对共产党。 

那么在不同的时期，比如说现在，它还有别的底线。比如说你不能和「法轮功」或者是「民运」联在一起，这是它现在的底线。如果不碰这些底线，那么它可能就不会明显的、公开地来管你。但是这个目标，就是它管的这个底线是会变的。 

比如说最近，它就把推行绿色环保的这些负责人给抓起来了，就在两会期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觉得这时候，环保是对它可能有些威胁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有钱，有钱也是一个威胁。我们记得以前这个财富杂志，在中国有一个分部，是一个叫胡润的在管，后来他和财富杂志分开来自己搞，每年他公布一个中国的富豪榜，第一榜公布了五十个人，四年以后到2002年，这五十个人有九个人还在，其他人不是被抓了，就是逃到国外去。 

那为什么呢？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操作上，有什么特别违法的，当然也是违法的，但比他违法更多的人还在，是因为他们不属于中共特权阶层。 

方菲：我听你说的，刚才至少有一点共产党是变了，就是它今天控制的范围是缩小了，是不是？ 

横河：我想是这样的，一个是范围表面上看是缩小了，另外一个它的手段更精致了，不过我想它范围的缩小是被迫的，不是它不想管，而是它没法管。那么有人说了，它是从原来的严密管控，就是什么都管，到现在是最后防护，那么它的手法当然是更隐蔽了。 我举个例子，一个就是政治案件，它用刑事罪名去判。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，他连续被美国的《时代》杂志评为是影响我们世界的一百个领袖人物之一，那么他当时是因为帮助计划生育受害者去打官司，当局以什么罪名判他？当局给他判的罪名，却是故意毁坏财物。 那么上海给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，他被判什么？说他是泄露国家机密，判了三年，这就是精密控制的一个典型。 

还有一种是叫做「误导」，比如说在国际互联网，中国的网民，如果上网要查一个网站的话，经常会跳一出来一行字，说是「你要找的网站不存在」。那么他就以为真的不存在了，其实呢，这个网站是被封掉了。那么象这种误导，它不仅自己搞，它还利用国外的知名公司搞，比如说「雅虎」和「古狗」在中国的分部，他们就专门设置了一套过滤系统，是按照中共的标准来设置的。 

所以当网民用这种古狗或者是雅虎，去查他要查的网站的时候，他以为他看到的是和全世界其他的网民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主要的部份已经被雅虎和古狗，主动按照中共的要求给删掉了。 

另外还有一个，就是所谓「扫黄打非」，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网站上，包括主流网站上，都有很多这种叫做“软色情”的东西，那么这个让人家就觉得，中共是不是管松了？因为它不是扫黄、打非两个东西年年在搞、天天在搞吗？不是的，它「扫黄」其实是个幌子，「打非」才是真的，打非是什么呢，打击非法出版物，就是它所不喜欢的那些政治性刊物。 

方菲：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？横河先生，就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学会了自律，因为经过共产党控制这么多年之后，就知道哪些事情可以碰，哪些事情不能碰，那这样的话，比如说你网站过滤敏感讯息，不用共产党来过滤，这个版主自己，他就先把那些删掉了。 

横河：是这样的，其实当每个人都自我约束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他连别人的管制，他都已经感觉不到了。 

金然：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说你说共产党变好还是变坏，其实是不同的人，站在不同的角度上，他这么认为。他说比如说如果你是炼法轮功的，你是那个正好是被拆迁的，那你是下岗工人，你可能就认为这共产党越变越坏，非常坏，那如果说，我现在没有这些事情，我又买了房子，我又买车了，然后我觉得过得也挺好，前途很好，那我可能就认为共产党还是变好了。 

横河：这一类主要是从经济上来考虑的，那我想经济好了，人的生活好了，这不是共产党的功劳，这是每个人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，共产党只不过是什么呢？它只是在经济上管你卡少了，管少了而己，这不是它做好事，最多也只是坏事稍微做少了一点。你比如说，现在很多人买房买车，挣了很多钱，那么这些挣的钱，都是靠他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，这共产党也不创造产值，也不制造生产，也不制造任何产品，那么它也要靠你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些税来生活。 所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党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的话，那么也许你的生活、你交的税就更少，你的生活可能更好过，那么象国内经济最大的部份，并不是共产党所管的国营经济，最大的这个财富是来自于「三资企业」，就是外资、合资和私营企业，那也就是说，不是共产党让大家生活变好的。 

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说，有些方面就变得更坏了，为什么呢，因为它鼓吹金钱至上，因为你不要来危及我的统治，所以你去挣钱去，鼓吹鼓励大家去金钱至上，鼓励大家去道德下滑，所以在大陆大家都公认的一点，这些年来，人的道德下滑了。还有一点，就是由于社会不公正，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，在这种社会里面没有人是安全的，那么这个不稳定来自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由于当局者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，任意侵犯人民的权利造成的。另外一方面，是由于暴政造成的整个社会动乱，那么在中国历史上，不管你多有钱，不管你多有权，当这种暴政和社会不公正，造成的社会动乱，一旦起来以后，是没有人？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不能幸免。 

金然：我们这一集还是在谈「党文化」的现象，那么这种观点就是认为，今天的中共比以前变好了，变得不一样了，这个观点，它到底有什么党文化的因素在里边呢？ 

横河：我觉得这里党文化因素，主要体现在，他是等着共产党改，那么自己其实是出于一种无能为力的这种状态。比如说：你改好了一点，我就感激不尽，你要不改我也没有办法，那么这种就是典型的无所作为，任共产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是受了「党文化」的影响。  

那么另外，现在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现在比以前要自由了，那么我就想问一句，你现在自由了，你的自由哪来的？那他说是共产党给的。那么还是一样的道理，如果说共产党能给你自由，它随时就能把自由也给收回去。 

那么历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，举一个例子，就说在国共内战期间，为了推翻国民党，中共就非常鼓吹民主，但是当它一旦夺取政权以后，它觉得不需要再说民主了，于是就立刻实行独裁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 

但是作为我们来说的话，作为一般老百姓，我们应该：第一，尽量去寻找真相，去听到真的讯息，比如说现在海外，开发出了很多突破网路封锁的软件，那我们就可以去用。还有，海外有很多人，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，致力于把新闻和真正的消息送上门去，包括法轮功学员（所做的）。那么作为我们来说，当我们收到了别人辛辛苦苦送给我们的讯息的时候，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：我们不要拒绝真相，因为知情权也是天赋人权，任何人都不应该轻易放弃。 

金然：好，谢谢横河先生精彩的解说，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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